
《十音铜锣》工艺美术
双溪铜寮村，地处泉州市洛江区罗溪镇的一个偏远小山村。一年的秋收结束，临近傍晚时分的铜寮村显得祥和而又宁静，微风徐徐、隐隐约约传来远处的南音。

在一个寻常的闽南农家小院内，一群南音爱好者正演奏着一曲婉转幽幽的动人乐曲。让人们仿佛置身于千年前的盛唐时代，倾听着盛唐的古乐繁荣。四百多年前，泉州南音这个大家庭中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成员—— 十音铜锣。

泉州南音，又称为“南曲”、“南乐”、“南管”、“弦管”，起源于唐朝，形成于宋朝。主要流行于福建闽南地区，在台湾及南洋群岛华侨居住的地方也十分盛行。南曲音乐包括“指、谱、曲”三类。其中“指”，意思是有词有谱和注明琵琶指法的大曲；“谱”是无词而有琵琶指法的器乐演奏谱。“曲”即散曲，在南曲音乐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下于千首。根据记谱方法与众不同，乐队组合分“上四管”和“下四管”两种。柔和的音色让十音铜锣成为了配合“下四管”演奏时所必不可少的一种打击铜乐。

这种打击乐器，通常由十个内径八公分、外径十一公分、厚度约一毫米的帽型铜锣组成。轻轻敲打，铜锣便会发出十种不同的音色，因此被人们称之为“十音铜锣”，而这种乐器的缔造者便是罗溪黄氏的先祖——黄瑞台。

幼年时期，黄瑞台被人拐卖到广东潮州，其养父是个打铜能手,便传授给黄瑞台“打铜”技艺。多年以后黄瑞台回到家乡，他靠着“打铜”手艺，在罗溪铜寮村开始经营“打铜”生意。黄瑞台打铜技艺不仅越做越好，而且自行研究发明了“十音”铜锣的制作技艺，为泉州南曲“下四管”增添一种音色柔和的打击乐。

采访人物：黄平水   泉州十音铜锣锻制技艺传承人
采访内容：

会敲打（十音铜锣）的人太少，很少很少一部分会敲。在洛江区的桥南有一对，我们罗溪的南音社也开始学，南安有两对，安海也有（人会使用）十音铜锣

永春也有，其它地方都没有看见。

那么，这种独特的打击乐器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

清晨，双溪协源铜锣厂黄师傅将煤炭加入传统的窑炉中，对窑炉进行加热，一旁的大风扇加速了煤炭的燃烧，火舌不断从炉口冒出，废弃的铜锣在炉火的炙烤下，逐渐融化成液体。熔铜，锻造十音铜锣的第一个步骤。通常需要两到三个小时才能完全将铜块和锡块熔成液体，在此期间无法从事其它的事情。这种传统的熔铜方式需要人工控制窑炉的温度，漫长枯燥又危险的控温过程恰恰彰显了工匠们勤劳勇敢的精神！

在不远处的泉州铜锣厂，厂内同样是热火朝天的景象。工人们正在将原材料放入电窑炉中，准备将其熔成液体。电窑炉——现代熔铜设备，只需将原材料放入炉内，将电窑炉的温度控制在1600℃，等待一个小时后，熔铜便能完成，这不仅加快了熔铜的速率，同时也降低了熔铜的危险性和繁琐性。

黄平水——罗溪“打铜”黄家的第十三代传承人，双溪协源铜锣厂的创办人；

黄火伦——黄平水的弟弟，泉州铜锣厂的创办人。上个世纪50年代，兄弟两人一起进入了罗溪镇铜锣厂跟随父亲黄世着学习制作铜锣。“打铜”的日子虽然艰苦，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可供兄弟俩选择的工作并不多，迫于生计，“打铜”成为了黄平水兄弟俩唯一的选择，也是唯一的出路。

一个小时后，铜块和锡块彻底地熔成了金黄色的液体。黄师傅先在模具内刷上了一层油，然后撒上些许模粉，这样能够防止模具因为铜液的温度过高而破损。随着金黄的铜液缓缓地流入模具中，一个饼状的铜胚便形成了。等待铜胚冷却后，过模这个工序才算完成。模具的使用不仅增加了效率，更降低了成本。

烤红——顾名思义就是将铜胚放入火炉内加热，烧致通红。传统的烤红是由掌炉的师傅将铜胚放入火炉内，对其进行煅烧。由于火炉是开放式的，因此每次往火炉内加入煤炭时，总会有大量的火花从炉口冒出，这使得烤红变的十分的危险。而现代烤红的方式则是采用电火炉，由于使用的是电力，开放式的火炉变成了封闭式的烤炉，烤红的危险性也随之降低了。

90年代初，黄火伦离开罗溪铜锣厂，独自创办了泉州铜锣厂。在他办厂的初期，铜锣厂便遭遇资金、设备、人员短缺等问题。但最终黄火伦坚持了下来，并且引进了电窑炉、电火炉、空气锤等新的设备，才使得传统的制锣方式变得简单、有效率。

采访人物：黄火伦   泉州十音铜锣锻制技艺传承人
采访内容：

83年以后才有电，有电以后，以前老厂就去买了一部七十五公斤的空气锤，那个是德国人（制造的）。后来就是用空气锤打造，我这个厂是才一九九三年出来出来办（厂），九三年我自己就出来办（厂），那个头几年是很（艰苦的），资金没资金，人手也不够，差不多三四年，比较困难一点。
待铜胚烧至通红，掌炉的师傅用铲子将铜胚铲出，放在电火炉前的平台上。这时，打铜的师傅用钳子夹住烧红的铜胚放在自动空气锻造锤下，对铜胚进行锻打，这是制作十音铜锣最基本的一个步骤。

现代化的设备大大提高了打铜效率，只需一人就能独自完成锻打这一工序。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铜锣厂所有的制作工序只能依靠手工，“人工锤打”成为当时制作铜锣的主要方式。

文化大革命时期，铜锣因其特殊的声响成为了召集人民群众参加活动的最佳工具，铜锣厂也因此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全国各地的订单量猛增。初当“锤工”的黄平水和弟弟黄火伦，却为此吃尽了苦头。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锤打”，成为了兄弟俩学徒时期的唯一记忆。

采访人物：黄平水   泉州十音铜锣锻制技艺传承人
采访内容：

    最早的时候我父亲那时候，一天最多就打八面。八面那是有十六斤，最多一天不会超三十斤，产品不会超过三十斤。现在这个空气锤，一天差不多要打三百多斤，两个人就可以打三百多斤，过去至少要五个人，五个人一天才可能打三十斤，现在两个人就可以打三百多斤。

经过数次的锻打、回炉，铜胚便基本锻造完成。将锻造完成的铜胚放到模型机下，借助自动裁剪机器对铜胚进行裁剪，裁剪出内径8厘米、外径11厘米、厚度约1毫米的帽型铜锣，这便是所谓的定型了。

过水——制作十音铜锣不可缺少的另外一个步骤。将定型后的十音铜锣放入盐水内进行冷却，再放入火炉中烤红，烤红完成后，掌炉的师傅便会将铜锣再一次放入盐水中进行冷却，如此一来，铜锣变得更加坚固、不易损坏。

初步成型的十音铜锣外表并不美观，因此还需经过抛光这一个步骤。将定型后的铜锣固定在抛光设备上，利用挫刀等工具进行抛光。

抛光后的铜锣，纹理更加均匀，色泽也更加光亮。然而，此时的铜锣发出的声响并不符合南音演奏的标准，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十音铜锣分别发出十种不同的声响呢？

定音 —— 十音铜锣锻造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每次定音，黄平水兄弟俩都会和定音师寻找一处安静的地点，因为定音需要在十分安静的环境下才能够进行。当定音师用洞箫吹响某个音调时，黄平水兄弟会不断敲打铜锣，确定铜锣发出的音调是否符合。如果有不符合音色的铜锣，他们会用铁锤和刨刀在铜锣的中央或边缘不断打磨，直至铜锣发出的声音与洞箫的音色丝毫不差，最后在铜锣上标注相应的音符。

采访人物：黄平水   泉州十音铜锣锻制技艺传承人
采访内容：

    定这个十音铜锣的时候，思想一定要集中。如果思想不集中，要高音你要懂得从哪里敲打让它变高音，要低音你要知道从哪里敲打让它变低音。捶打时定（音）下去高的要降下来，抵的要升上去。你思想要集中，那个吹箫的吹什么音

你要注意力集中。这个锣打出来的音是高还是低，如果高了，你就要降下来，比较低的时候，你就要升上去，给它升上去音就会比较准。

如此反复十次直到十面铜锣全部完成定音，而所谓的“十音”便在于此了。看似简单的“定音”，背后却是长时间刻苦学习与艰辛累积的结晶，也蕴含着黄氏兄弟对十音铜锣孜孜不倦的追求。

采访人物：黄平水   泉州十音铜锣锻制技艺传承人
采访内容：

    调音的时候要用手工，不是用其它的东西。所有的技术含量，首先是思想要集中，你是要高音、低音、中音。
现代化设备的引进虽然提高了“打铜”的效率、增加了铜锣的产量、降低了制铜的危险。但由于铜价的上涨，现代音乐对南曲、南音的冲=击，导致整个传统铜锣市场的大量萎缩，铜锣厂的效益每况愈下，十音铜锣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采访人物：黄平水   泉州十音铜锣锻制技艺传承人
采访内容：

    现在的材料很贵，原来的铜价在两块五左右，最早一斤的铜价是两毛多，现在是四十多元，差的太多了。

-
四百年来，黄氏的后人们一直继承着先祖黄瑞台的手艺，经营着“打铜制锣”的行当，锻造着十音铜锣这种特殊的打击乐器。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理念的不同，黄平水和黄火轮兄弟俩经营着各自的铜锣厂。但两家人始终坚守着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将这门手艺继续传承下去，让十音铜锣被更多的人知晓。”同时他们也都在积极地培养第三代传承人。黄平水的孙女黄双凤和黄火伦的孙子黄剑艺都已经开始跟随自己的父亲和爷爷学习着这门手艺。

采访人物：黄平水   泉州十音铜锣锻制技艺传承人
采访内容：

    我有个计划，我的儿子已经会（制造十音铜锣）了。我的孙女如果她要学

我就马上教她学十音铜锣的制作，其他的都可以做，就是十音铜锣比较困难点，主要是定音，没有技术你是定不准的。

采访人物：黄双凤   黄平水孙女

采访内容：

这一门手艺如果失传了，以后如果想要学也没地方要。

采访人物：黄成余   黄平水之子

采访内容：

现在已经把资金投进去了，（短期）没办法收回来了，机械也买了。我后来经常跟她讲，机械已经买了。如果不做停下来，那不是白浪费掉。

采访人物：黄双凤   黄平水孙女

采访内容：

希望他们可以不用像以前那么辛苦，我们可以接他们的手艺，让他们可以轻松一点。

十音铜锣，这个闽南民间所特有的打击乐器，在历经数百年的沧桑后，依旧敲响着其独特的声响。而赋予十音铜锣生命与灵魂的罗溪黄氏，将会继续经营并传承着“打铜制锣”这一祖传的技艺，锻造出更多令人惊艳的打击乐器，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十音铜锣声音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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